
書評

科斯（Ronald H. Coase）、王寧

著，徐堯、李哲民譯：《變革中

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北

京：中信出版社，2013）。

和他的助手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

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以下簡稱《變革

中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對中

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進 

行了解讀，指出中國的轉型在「沒

有任何藍圖在手，也不知何處是 

目的」的情況下，「不經意間」走上

了市場經濟之路（頁209）。《變革

中國》告訴我們的是：中國的改革

開放不是憑計劃經濟的手段走上市

場經濟之路，而是自發產生的市場

經濟因素把中國帶出計劃經濟的牢

籠。作者認為，「中國的這一經濟轉

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序〉，

頁V）中國的故事也對古希臘先哲

的「我知道自己無知」作了很好的

闡釋。

一　二元改革：有心栽花
和無心插柳　　

「改革開放是黨的領導下有計

劃有步驟地進行」這句話耳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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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無知」是古希臘

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名言。蘇格拉底

說，正因為自知無知，所以他也就

成了當時希臘最有智慧的人。

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科斯（Ronald H. Coase）

人的無知與智慧
——評科斯、王寧《變革中國： 
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潘學方

科斯和王寧合著的《變

革中國：市場經濟的	

中國之路》告訴我們：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

憑計劃經濟的手段走

上市場經濟之路，而

是自發產生的市場經

濟因素把中國帶出計

劃經濟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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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書評 詳。如果說這只是官方敍事而非嚴

謹的學術觀點，那麼，改革由政府

設計和主導且自上而下進行的觀

點，在中國鮮有遭到質疑，甚至可

以說，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

體記憶。然而，科斯和王寧在《變

革中國》中通過對中國改革開放的

來龍去脈的梳理，令人信服地顛覆

了這個記憶。

關於改革開放的啟動，鄧小平

於1984年10月10日與聯邦德國總

理科爾（Helmut Kohl）的會面中講

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

點是農業改革，1984年十二屆三中

全會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

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

面的改革1。鄧小平這個講話，為

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過程定下了調

子：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中共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在農村家庭

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成功後，在

1984年轉為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的

城市改革。照此說法，中國改革開

放與計劃經濟一樣，也是根據「整

體社會工程」2（或者說「建構論理

性主義」3）建構出來的。

《變革中國》卻指出，「後毛澤

東時代的第一屆政府啟動的經濟改

革是從國營企業開始的。『洋躍進』 

運動着眼於重工業，隨着『洋躍進』 

運動被終止，政府工作重心轉移到

了『搞活國營企業』這項計劃中，

到1984年時，工業改革早已在進

行之中」；而農業改革，在1978年

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

「沒有一句話和『搞聯產承包責任

制』和『農民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 

相關，相反，〈公報〉強調了『人民

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

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

保護』以及『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

不變』。這些聲明實際上完全拒絕

了家庭聯產承包。把飢餓的農民掀

起的農業改革和政府主導的改革混

為一談，會使人錯誤地認為，家庭

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中國農村接下來

發生的變化都是中國政府精心計劃

的結果」（頁216）。事實上，真正意

義上的農業改革——農業去集體

化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自下而

上展開的。由於包產到戶被認為會

危及集體經濟，直到1981年底，

北京一直反對和抵制。

「二元改革」是《變革中國》的

一個核心關鍵詞，是理解這本書主

要思想的一把鑰匙。「中國經濟轉

型中，國家引導的改革與草根改革

的雙重存在是毫無疑問的。如果無

法正確認識中國改革中的二元結

構，我們就很難理解『我們時代最

偉大的故事』。」（頁214）所謂「二元

改革」，或者說改革的二元結構，

指的是以國家或中央政府為主導的

改革與邊緣改革共存。具體地說，

在1970年代末到整個1980年代，

二元改革中的其中一元是指國家主

導的、以國營企業為重心的改革；

另一元則是所謂的「邊緣革命」：農

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崛起、個體

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特區的設立；四

種邊緣革命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

都在政府所掌控的範圍之外爆發。

市場化轉型中的二元改革體制在

1990年代以及之後也一直存在，

其中一條道路由中央政府指引；另

一條道路則由民間和地方力量驅

動，即上海與深圳股票市場的發

「二元改革」是《變革	

中國》的一個核心關	

鍵詞。二元改革中的

其中一元是指國家主

導的、以國營企業為

重心的改革；另一元

則是所謂的「邊緣革

命」，在政府所掌控

的範圍之外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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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無知與智慧	141展、國企股份制改造和工業園區的

進一步發展。

把改革分為「二元」似乎不是

新觀點。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改革

並存，在中國是一個極為流行的說

法。「家庭聯產承包和鄉鎮企業是

中國農民的兩個偉大創造」這句話

就寫進了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

會的政治報告中，意思就是除了國

家主導的改革，還存在着民間改

革。吳敬璉就提出過國有經濟或

「體制內的存量」與非國有經濟或

「體制外的增量」兩種改革同時存在

的觀點（頁214）。但是，體制內外

兩種改革並存的說法與科斯、王寧

所說的「二元改革」不是一回事。

兩種改革並存的說法「並沒有

指明中國經濟改革中兩類不同根源

的改革模式」（頁215）：首先，這

種觀點沒有跳出整體改革是自上而

下的政府戰略說；其次，在這兩種

改革說中，強調的是以政府改革為

主導，而體制外的改革，如「人民群

眾的偉大創舉」（頁215）等，只是被

吸納到國家整體戰略中，作為政府

主導改革的一個構成部分。

二元改革強調的是：真正讓中

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並向市場經濟

轉變的，不是國家主導的改革，而

是民間的邊緣革命（頁95）。具體說：

中國領導人絕非有甚麼先見之明或

對市場抱有強大的信念，相信市場

能夠帶領他們走出低潮並最終實現

市場經濟。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國改革伊始，一連串

的邊緣革命將私營部門及市場力量

引入經濟中，這兩者的引入，不僅

使由國家主導的改革舉措黯然失

色，同時還為改革指明了市場方

向。9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也

以類似的、出乎中國政府意料的方

式存活了下來。（頁149）

與邊緣革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國營企業改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低效的。任何針對社會主義經

濟核心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由政府

主導並被嚴密監管。政府積極參與

意味着這些由政府引導的改革努力

嚴重受制於僵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

態和繁複的行政控制，從而往往導

致令人失望的結果。國營企業改革

的失敗，是中國堅持僵化的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所付出的代價（頁219），

「中國領導人也一次次因國企改革

的失敗而感到失望與無奈時，最終

不得不迫使上百萬國企員工下崗。」 

（頁231）

與此同時，處於政府掌控範圍

之外的邊緣革命爆發了：

當飢餓的農民背着政府悄悄地開始

了家庭聯產承包時，當農民為了更

高的收入轉向非農業生產時，當城

市中的無業居民不得不自謀職業來

維持生計時，當成千上萬的非法移

民為了改善生活冒着生命危險也要

偷渡到香港時，這場改革已經悄無

聲息地席捲全國。（頁213）

邊緣革命除了引進市場經濟之外，

也成了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轉向的催

化劑，逐漸改變了社會主義曾經對

市場經濟的抵制；為中央政府提供

了政治上的緩衝，減少了改革的政

治風險；緩解了政治壓力，降低了

實施變革的成本（頁220-22）。

體制內外兩種改革並

存的說法與科斯、王

寧所說的「二元改革」

不是一回事。二元改

革強調的是：真正讓

中國經濟得到飛速發

展並向市場經濟轉變

的，不是國家主導的

改革，而是民間的邊

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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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因此，科斯和王寧斷言：「把

中國經濟改革歸功於中國共產黨並

非嚴謹的學術。⋯⋯中國經濟大轉

型絕不是靠一個全知全能的政府，

處心積慮、耐心設計的結果。」（頁

231）「中國的故事恰恰體現了亞當．

弗格森指出的『人類行動的後果而

非人類精心計劃的結晶』的精髓。

一個中國諺語將這個故事描述得更

加詩意：『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

插柳柳成蔭。』」（頁206）

二　實事求是與承認無知

《變革中國》強調改革不是由

黨和國家主導，並不意味着中國領

導人在改革開放中無所作為。相

反，作者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

推動者卻稱讚有加：「幾乎沒有人

懷疑，如果沒有鄧小平堅持不懈的

務實精神和老練的政治方法，中國

經濟改革的過程和結果將會完全 

不同。」（頁238）

由此，該書還有一個關鍵詞叫

「實事求是」：「在這個中國故事

裏，特洛伊木馬實際上是『實事求

是』的微言大義。」（頁209）改革開

放初期，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根

本沒有想到過市場經濟。但他們

思想開放，願意接受任何能帶來

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以及將實踐

作為一切的判斷標準（頁57）。他

們沒有因為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和

信仰而蒙蔽雙眼，對現實視之不

見。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的不足，

敢於向資本主義學習。這是中國

能夠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一個關鍵

所在。

在蘇格拉底那裏，「我知道自

己無知」這一命題的立論基礎是：

只有神有智慧，而人的智慧微不足

道。之所以認定神有智慧就是希望

有智慧的神能引導無知的人。但正

由於人的無知，所以對神是否存在、

神是否有智慧，人也無從知曉，至

於神的引導更無從談起了。但可以

確定的是，人不是神，無知的人不

可能洞悉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

也就沒有任何機構或頭腦能夠憑理

性去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認為：「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

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

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

種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

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

物」，又說：「擴展秩序完全是自然

的產物：就像類似的生物現象一

樣，它是在自然選擇過程中，通過

自然進化而形成自身的。」4市場

經濟就是通過進化和秩序的自我生

存形成的自組織系統。它彌補了個

人的無知，使得普遍的、無目標的

抽象行為規則取代了共同的具體 

目標。

可以說，哈耶克的「擴展秩序」

集中體現了自斯密（Adam Smith）

以來自由主義關於市場經濟的認知

基礎。這一認知基礎也成了《變革

中國》一書的主要分析工具。科斯、

王寧明確提出：「市場經濟建立在

兩個深厚的認知基礎假設之上：承

認無知和包容不確定性」（頁28）；

「只有在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全知全

能、通曉一切的情況下，市場經濟

才有可能存在」（頁27）。就是在這

樣的認知基礎上，作者論證了中國

作者論證了中國走上

市場經濟之路是一個

「自發」和「意外」的過	

程。這過程的其中一	

個關鍵因素是中國領

導人在改革問題上堅

持了實事求是的原	

則。作者把他們「摸着	

石頭過河」或「試錯」

的行為解讀為體現了

「實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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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無知與智慧	143走上市場經濟之路是一個「自發」 

和「意外」的過程。這過程的其中

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

問題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我們這一代人，對「實事求是」 

這四個字應該最熟悉不過，但它的

準確含義卻很難解讀，甚或其本身

就沒有準確的含義。有意思的是，

《變革中國》卻賦予「實事求是」以

「承認無知」的含義，使得這句中國

古老格言簡直成了「我知道自己無

知」的同義詞，因為作者把中國領

導人的「摸着石頭過河」或「試錯」的 

行為解讀為體現了「實事求是」的

精神。「正如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們

所說的，『要堅持改革，允許改革

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鄧小

平本人可能比其他人更了解在改革

的錯誤中學習的重要性」（頁117）。

他將「中國經濟改革視為一場冒險

與試驗」（頁132）。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兩代領導人的

認知態度上。作者指出，「⋯⋯鄧

小平與毛澤東不同，從來就不是斯

密所描述的醉心於體系的人。毛澤

東建構宏圖大略，然後高屋建瓴，

將自己的宏偉藍圖展現在中國人民

面前。但鄧小平的腳踏實地使他無

法接受任何與事實不符的理論。」 

（頁237-38）

不承認自己無知就會導致哈耶

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負」：相信人

類具有高度發達的理性思維能力，

能洞察社會的結構和預見社會發展

的規律，故能夠設計人類的未來，

建構人間天堂般的理想社會，其結

果則是用通往天堂的願望鋪設了一

條通往地獄之路5。波普爾（Karl 

R. Popper）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

「即使懷抱着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

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

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

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6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充分說明了這個

道理。

這裏有個問題：走市場經濟之

路，中國屬於後發國家，已經有了

較完整的理論和成熟的經驗可資 

利用和借鑒，這與設計一套完整的

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方案，

然後加以落實與建構一個現實世 

界上並不存在的理想社會應該不 

一樣吧？通俗一點講，已有了現成

的橋，過河又何必還要「摸着石頭」

呢？對這個問題，科斯、王寧認為

「中國能有幸逃脫致命的自負僅僅

是一個偶然。⋯⋯中國的改革並沒

有以一個全新的藍圖開始，而是延

續着對舊體制的修補」（頁208），從 

而避免了前蘇聯國家「大爆炸」的改 

革策略帶來的負面後果（頁207）。

可見，根據科斯、王寧的觀點，類

似東歐「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的轉型也屬於「致命的自負」。「漸

進性改革」與「休克療法」相比孰優

孰劣不好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在當時中國，按照東歐國家那樣推

行完全拋棄舊體制重起爐灶的改革

絕無可能。這正如作者所敍述的，

「由於長期與外界隔絕，除社會主

義之外，中國領導人對任何別的發

展方式幾乎一無所知。這讓他們別

無選擇，只能從實際出發，或是改

進，或是修補現行的經濟體制。」 

（頁206）

信奉市場經濟與承認無知之所

以在認知基礎上是一致的，是由於

在當時中國，按照東

歐國家那樣推行完全

拋棄舊體制重起爐灶

的改革絕無可能。這

正如作者所敍述的，	

由於長期與外界隔絕，	

除社會主義之外，中

國領導人對任何別的

發展方式幾乎一無	

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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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從本質上來說，市場也是一個集

體學習的機制。市場為參與經濟的

所有角色提供了一個通過試錯方式

不斷學習、不斷挖掘現有機會並開

創新機會的平台」（頁223）。這正

應了波普爾的一句名言：「從阿米

巴到愛因斯坦只有一步。」7阿米

巴是一種單細胞原生動物。阿米巴

與愛因斯坦都用試錯法，他們幾乎

是任意的或似雲的試錯運動的方法

基本上沒有多大區別。阿米巴和愛

因斯坦的一步之差在於對待謬誤的

態度：「儘管他（它）們都在使用嘗

試和排除錯誤的方法，但阿米巴不

喜歡出錯，而愛因斯坦卻對錯誤很

感興趣：他懷着在發現錯誤和排除

錯誤的過程中學習、提高的願望，

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錯誤。」8

雖然《變革中國》高度肯定了

中國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以及在經

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這並沒有

妨礙作者對「中國奇迹」所存在的

問題的洞察。針對大部分評論家把

「中式市場經濟」的特徵歸結為「中

國政府的有形之手和中國共產黨執

政的強大實力」，科斯和王寧認為

「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中國目

前的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生產

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作者認

為，「即使中國在21世紀中葉像眾人

所預測的一樣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

體，中國的生產力依舊只能排在中

游水平，如果她無法顯著提高其創

新能力的話。這將成為現代人類史

上一個前無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

大的經濟體並非生產力最高的。」 

（頁248）同時，中國經濟以另一種

方式表現出相同的結構性缺陷，那

就是中國製造的產品雖然琳琅滿

目，但卻缺乏家喻戶曉的品牌。中

國在《財富》五百強中排名靠前的

企業，都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的

國有企業；「這些行業受政策保

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

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

部分企業僅僅在依靠低廉的生產 

中國製造的產品雖然琳琅滿目，但卻缺乏家喻戶曉的品牌。

雖然《變革中國》高度	

肯定了中國走上市場

經濟的道路以及在經

濟上取得的巨大成

就，但這並沒有妨礙

作者對「中國奇迹」所	

存在的問題的洞察。

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

最顯著的特徵是生產

力遠遠落後於發達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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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無知與智慧	145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

方面，這些企業依然在苦苦掙扎」 

（頁248-49）。除此以外，還存在「社

會貧富不均日益分化」、經濟自由

和私營企業「被殘留的政府所壟斷

限制」等現象（頁247）。

中國經濟缺乏創新能力的原因

是由於「中國大學更像一個意識形

態無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機構，而不

是一個學府」。「中國的大學與自由

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

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

制之下。在這裏，中國市場化改革

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

裏，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

癥結。」（頁250）中國大學缺乏自主

性的結果導致了「從經濟到教育，

從法律到政治，中國社會的每個 

角落都缺乏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 

（頁253）。

確實，以上論述準確抓住了中

國問題的關鍵。但作者所指的產生

這些問題的原因，筆者認為不無商

榷之處。

三　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

「思想市場」是《變革中國》的

又一個關鍵詞。作者指出：缺乏自

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

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行業致

命的軟肋；自由的思想市場的缺失

也損害着中國建立和諧社會與重建

文化傳統的努力，並導致人才流向

海外（頁253-55）。自由思想市場

的提出同樣基於對人無知的認知。

正因為人的無知，所以任何理論都

無法達到終極真理，也不可能存在

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任

何具體的知識都是不完整的、臨時

的、推測性的、時時可以修正補充

的。思想市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

只有在與無知和偏執的無盡無限的

鬥爭中，真理才會展現其面目；並

且，沒有真理可以一勞永逸地贏得

勝利，也沒有權威能夠作為真理的

決斷者。由於人類自身易犯錯誤，

而且求知過程中人類的無知不可避

免，開放思想市場成為最能幫助人

類接近真理的工具（頁257）。

應該說，科斯和王寧對中式市

場經濟問題的揭示是一針見血的，

而對思想市場的洞見也是敏銳而 

深刻的。但是，這裏把思想市場的

缺失作為所有問題產生的原因而 

不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其中

關於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關係的論

述卻令人費解：「思想市場指向了

一條平緩、可行而又直接的政治改

革之路。中國同時缺乏民主政治和

思想市場，但二者不是一回事。」 

（頁259）

用思想市場指向政治改革之路

的前提是思想市場的存在，可是該

書又明確指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

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這話的

含義是先建立思想市場，然後用思

想市場「指向」政治改革之路。問

題是，在缺乏民主政治的前提下，

思想市場的建立又如何可能？對

此，作者認為：

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當

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

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制運行的

「思想市場」是《變革	

中國》的又一個關鍵	

詞。作者指出：缺乏	

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

導致了科技創新乏

力，這早已成為中國

製造行業致命的軟

肋；自由的思想市場

的缺失也損害着中國

建立和諧社會與重建

文化傳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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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關鍵所在，無論該體制是否民主

的。當今世界有着眾多的民主國

家，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

理性的思想交鋒，與此同時，歷史

上也有數個成為新思想大熔爐的非

民主社會。自由思想市場的一大顯

著優勢，在於它與多元文化和政治

體制的廣泛兼容性。思想市場在中

國戰國時代一度非常繁榮，當時儒

家、道家和法家等學說相繼出現；

唐朝時中國也有着繁榮的思想市

場，當時的帝國首都長安吸引着來

自亞洲多國的學者⋯⋯思想市場

未必是民主的同義詞。（頁259-60）

按常理，在說到當今民主國家

不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後，

還應該指出當今的非民主國家是否

有真正的思想市場。不知是有意迴

避還是疏忽，作者對此沒有交代卻

突然轉到歷史中去了。問題是，歷

史上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

唐朝首都長安的文化交流等是否屬

於真正的思想市場並沒有定論。退

一步講，就算這些是思想市場，我

們也無法簡單推出當今的思想市場

可以在非民主社會出現這樣的結

論。古代思想市場存在的條件是甚

麼？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為甚麼這

些所謂的「思想市場」僅曇花一現？

古代的思想市場與現代的思想市場

有無可比性？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

討論。問題的要害更在於，嚴格意

義上的思想市場在當今只出現在民

主社會，似乎沒有反例。如果說不

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

的思想交鋒」，那也僅說明民主社

會不是思想市場的充分條件而已，

而無法否定民主政治是思想市場的

必要條件。

在論述民主制度下存在着多數

人暴政危害思想市場等情況時，作

者還引證了哈耶克關於民主的警

告：「當前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模

式，必然導致自發的自由社會逐漸

轉型為利益集團所控制的極權社

會。」（頁259，註1）但哈耶克對民

主的警告是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情

況所發出的。1940年代，在歐洲

乃至全世界出現了以民主手段實現

並維持社會主義的思潮，哈耶克基

於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認為這不是

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獨裁和

奴役之路9。但哈耶克並不認為民

主不重要。相反，他認為「真正和

本來含義」的民主是非常可貴，值

得為它而戰。所謂「真正和本來含

義」的民主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

憲政制度的逐漸發展」bk。這就是

說，哈耶克對民主的警告是在肯 

定民主制度的前提下，為糾正人們

對民主的錯誤認識和防止民主可 

能出現的負面作用而發出的。在 

哈耶克等思想家那裏，問題不在於

要不要民主，而在於要甚麼樣的 

民主。也正由於有了哈耶克等思想

家的警告，人類對民主的認識才 

不斷深化，民主制度才得以不斷地

完善。

今天，就像我們認識到市場經

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具有普

世價值的經濟制度一樣，關於民主

的普世價值也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

共識。我們認識到，民主不是簡單

等同古希臘城邦的多數人統治，也

不是哈耶克所警告的「不受限制的

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市

場在當今只出現在民

主社會。如果說不是

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

「真正理性的思想交

鋒」，那也僅說明民

主社會不是思想市場

的充分條件，無法否

定民主政治是思想市

場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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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無知與智慧	147民主」。作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

森（Amartya Sen）的觀點很有代表

性。他說：「20世紀發生了許多著

名事件。在政治思想領域發生的最

重要的改變可能是承認民主是一種

服務於任何國家——無論是在歐

洲還是美國，無論是在亞洲還是非

洲——的治理形式。」可見，根據

森的觀點，民主是普適的。他還 

對民主作了兩點概括：第一，民主

權利是發展的基本內容之一，其合

理性不必通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間

接貢獻來證明。沒有政治自由的公

民——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都被剝奪了基本自由和良好生活的

基本內容；第二，民主不僅有利於

經濟增長，還存在人類保障問題。

民主對人類保障機制的貢獻力量遠

遠超越了饑荒的預防（森關於民主

預防饑荒的觀點已廣為人知）bl。

達爾（Robert A. Dahl）提出：我們

應該相信民主比起任何非民主形式

都好，理由是：民主能幫助我們避

免獨裁者殘酷和邪惡的統治；民主

能確保公民擁有一定數量的權利，

而這是非民主體制不會也不可能做

到的；民主政府比任何其他可行的

政府形式更能確保公民擁有更廣泛

的個人自由；民主還有助於維護人

民的根本利益、道德自主、人類發

展，保護基本人權、政治平等，謀

求和平以及繁榮等bm。

如果我們同意以上關於民主 

的論述，就會認為沒有民主政治，

就不可能有思想市場。因為有保障

的公民自由是思想市場存在的前

提。而當今世界，只有在民主政體

下，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切實的 

保障。

由於《變革中國》只是在中國

的思想市場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中提

及民主，而並沒有就民主政治的話

題展開專門討論，因此我們無法僅

憑這一點來了解作者的民主觀。但

有一點可以確定，作為新制度經濟

學創始人的科斯，他的思想與以上

列舉的哈耶克、森和達爾等人的思

想一樣，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偉大傳

統都是一脈相承的。這種自由主義

的思想成為貫穿《變革中國》全書

的一條主線。正因為如此，《變革

中國》關於民主政治與思想市場關

係的論述確有點令人不解。這其中

的部分原因，或可從下面的敍述中

得到一些解釋。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祖

師，科斯對制度多元化充滿殷切期

待，尤其對市場經濟在「有別於西

方」的中國取得成功殷切期待：

中國活力四射而又獨一無二的

市場經濟，充分證明市場經濟可以

在西方社會以外的地方扎根並繁榮

發展。中式市場經濟的崛起為其他

文化與歷史有別於西方社會的國家

樹立了一個鮮明的榜樣。中國通過

打破西方社會對市場經濟的壟斷，

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並通過

拓寬市場經濟的文化背景與多樣

性，加強了全球市場秩序。如果市

場經濟的發展不是僅僅局限於西方

社會，而是在不同的文化與政治背

景下繁榮發展，全球自由經濟秩序

將會從此變得更加堅韌與可持續。

（頁237）

由於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政

治體制，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定會保

留中國特色，並會探索更多自己的

沒有民主政治，就不

可能有思想市場。因

為有保障的公民自由

是思想市場存在的前

提。而當今世界，只

有在民主政體下，公

民的自由才能得到切

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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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特色。去掉了中國特色的中式市場

經濟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們所不

願意看到的。⋯⋯如果我們能從社

會主義的歷史中學到經驗的話，那

就是應該鼓勵和頌揚多元化，而不

是警惕和懷疑它。（頁262）

這裏所謂「中式」或「中國特色」，

主要是指「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

政治體制」。在文化傳統方面，凡

談及「中國特色」，無論市場經濟或

思想市場，《變革中國》無不從中國

歷史上深挖根源：「中國對市場經

濟並不陌生，並且從未缺少過商 

業和私人企業家。⋯⋯中國歷史 

上的資本主義萌芽與當今中國市場

經濟的復活有着直接明顯的聯繫」 

（頁235）；「思想市場的根似乎扎得

比商品市場更深。⋯⋯活躍的思想

市場長久地貫穿於中國的歷史之

中，產生了迷人的科技創新和我們

現在仍在享受的輝煌燦爛的文化藝

術」（頁258）。而關於中國獨特的政

治體制，作者沒有具體描述，這應

該是指有別於西方社會的制度，否

則就無所謂「獨特」了。如果筆者沒

有理解錯的話，實際上應該是指非

民主體制。因為中國不僅沒有民主

政治的傳統，更主要的是現有的政

治體制離民主政體還有距離。這就

等於說，制度多元或多樣性是與非

民主政治捆綁在一起的。那麼，書

中多次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又該如

何理解呢？難道所謂的「政治體制

改革」不是指向民主政治？

問題的要害在於，作為「中式

市場經濟」文化傳統的支撐，比如

中國是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是

否存在過思想市場是個眾說紛紜、

爭論不休的話題，把這些遠未定論

的話題作為立論的基礎不無問題；

而把現存的政治體制作為「中國特

色」的支撐問題就更大。前面已提

及，今天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已經形

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而且在中

國，民主是個好東西也已經有了很

大程度上的共識。如此，把中國特

色與非民主政體聯結起來就很難讓

人接受。這一點暫且不論，要害的

問題更在於，書中列舉出體現中國

特色的諸多做法，比如國家以宏觀

調控名義干預經濟，央企利用壟斷

地位排拆私營企業等；另外，還有

諸如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和 

城鄉二元分割的土地制度等等，可

以說，能夠被作者稱之為或算得上 

「中國特色」的，幾乎都屬於「建構

論理性主義」的東西。如此，《變革

中國》對市場經濟「中式」或「中國

特色」的肯定，不僅從文化傳統上

拿不出確切的論據，在現實中也找

不到正面的支撐；更致命的是，與

前面所論證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

的基本邏輯是衝突的。

所謂「我們時代偉大的故事」，

說到底就是中國從共產主義天堂回

到人間。這個「人間」主要不是傳

統社會而是當下，這裏的關鍵是如

何融入現代社會。不爭的事實是，

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過程從某

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

體系的過程；所謂「中國奇迹」的

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剛巧

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這樣說並

不意味着我們不承認各民族和文化

傳統間的差異和多樣性。哈耶克說

過，「人類的獨特成就，即導致他

的其他許多突出特徵的成就，就在

《變革中國》對市場

經濟「中式」或「中國

特色」的肯定，不僅

從文化傳統上拿不出

確切的論據，在現實

中也找不到正面的支

撐；更與作者論證中

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

的基本邏輯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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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差異是「擴展秩序」的應有之義，

也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但如果

把整個人類視為一個種群，那麼不

同文化傳統顯現出不同特色應該就

是「個體差異」，各文化傳統的「差

異」只能是體現而不是排斥人類這

個種群的共性。這就是說，中國特

色與普世價值應該是兼容的而不是

抵觸的。甚麼叫「中國特色」以及

如何保持中國特色值得深入思考和

進一步研究。

科斯和王寧在書中也承認：

「我們對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路的

論斷並非對中國市場化轉型的最 

終評價。在這個非凡的故事裏，仍

然有許多事實不為我們所知，需 

要繼續學習。」（頁263）何況「故事」 

所講的只是「中國市場經濟的開始」 

（頁264）。如哈耶克所言，「我們可

以評價過去事件的意義。但當歷史

正在進行時，它對我們來說就不是

歷史。它帶領我們進入未知的境

域，而我們又難能瞥見前途是甚麼

樣子。」bo確實，由於人的無知，

一個具體的認識，就是像科斯這樣

的大師的認識，也只是朝真理逼近

而不可能達到真理。

從總體上說，《變革中國》對中

國改革開放的解讀不僅引人入勝，

更發人深省。這確實是一部難得的

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著。不幸的

是，《變革中國》在中國面世不久，

科斯便離開了人世，我們再也無法

聆聽這位對中國充滿感情的大師進

一步講述中國的故事了。但幸運的

是，中國又開啟了新一輪的改革，

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的故事將在

深化改革中展現更加精彩、更加豐

富的情節。

多樣性與差異是「擴	

展秩序」的應有之義，	

也是市場經濟的應有

之義。中國特色與普

世價值應該是兼容的

而不是抵觸的。甚麼	

叫「中國特色」以及如

何保持中國特色值得	

深入思考和進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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